
（ 热 点 话题 ）

文/魏 雅 华 稿酬问题
导言

稿酬 问 题眼 下 变 得如此 尖锐 ，变 得 非 得展开一场大讨论 不 可 ，
因为 它 已经 变 得 与 我们 目 前这个商 品社会和 商 品 时代如此不协调 ，
严重地影响到 一个如此重要的社会阶层的生存 问 题 。

在这件事上 ，人们 并 未象 在 别 的 事情上一样 ，等 红 头 文件 。而
是悄 悄 地 ，却 相 当 积极 地动作着。1990年 由 国 家 版权局 所 颁 布 的
“ 书 籍稿酬暂行办法 ”还在“暂行 ”着 ，便 已 不 那 么 管 用 了 。至 少 已有
一大半被摈弃 了 。它 的修订亟待进行 。

积重难返的后遗症
我国 的稿酬制度建国四十多年来 ，曾多次修订 ，大起大伏。50

年代初 ，我国仿效苏联 ，原则上根据“著作物 ”的性质 、质量 、字数及
印数计酬 ，并参考苏联按版次计酬的办法 ，但付酬的标准仅为苏联的

五分之一 。尽管那时我 国 实行
的就是低工 资 、低稿酬 、低消 费
的制度 ，但这个标准仍能使著作
人获得较可观的收入。（当 然 ，
那时中 国一年只 出几部 ，甚至几
年才出几部长篇小说 ，这便使每
部长篇小说问世都有相当大的印
数）。

从1958年到1965年 ，“反右 ”
斗争 后 ，批 判 了 “资 产 阶 级 法
权”，对 “知识产权 ”和 “著作权 ”
几乎 进 行 了 彻 底 的 批 判 和 否
定。于是 ，国家制定了统一的稿
酬制度 ，一律按基本稿酬加印数
稿酬计酬 。后来 ，又将本来就很

低的付酬标准一降再降 ，又索性取消了印数稿酬 。
1966年后 ，这种极左思潮达到了顶点 ，完全取消了稿酬 ，甚至为

了批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 ，连文章的署名也一并取消 。或是署以
× ×写作组集体创作 ，出现了确属“空前绝后 ”可笑可悲荒唐荒诞的
大闹剧 。

1977年后 ，国家尽管恢复了稿酬制度 ，但只是象征性的付一点
酬。1980年5月 ，中宣部以（1980）14号文件 ，转发了国家出版局制订
的《关于书籍稿酬的暂行规定》，将1977年的“补贴 ”标准 ，从每千字2
至7元提高到3至10元。1984年提高到6至20元。1990年 ，国家版权
局颁布了“文革 ”后的第4个“书籍稿酬暂行规定”，著作稿酬从每千字
6至20元提高到每千字10到30元 。而这个标准也才刚刚恢复到50年
代初的水平 ，可时光却不会倒流 ，90年代的物价已是50年代初的10
倍！也就是说 ，现在提高了4次的稿酬 ，也只是50年代初的十分之
一！

这种低稿酬导致了 中 国稿酬与国际稿酬的巨大反差 。世界上 ，
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 ，都是不养作家的 。可话又说回来 ，如果稿酬制
度合乎市场规律 ，符合其商品价值 ，又何须谁来养 ？

中国的作家为什么穷 ？是他们不勤奋 ，还是他们智商低 ？
国外的 出版商在千方百计地 ，或他们亲 自 上门 ，或委托代理人

上门索搞 ，由于中 国搞酬极低 ，他们的开价便乘虚而入 ，一等作品 ，三
等价格 ，就这也3至5万美金不等 。而这个数字 ，对嗷嗷待哺的大陆作
家，已是一夜暴富的天文数字了 。

这种畸形的低稿酬制度造成了一系列的恶果 。谁都知道 ，一部
书的质量 ，基本上是由 文稿的质量决定的 。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 ：书
的成本 （硬件 ）出厂价只是书价的百分之二十七 ，而作者的劳动只得
到书的价值的百分之三——百分之四 ，出版社所得为百分之五左右 ，
其余利润均被书商或书店所得 ！流通环节竟拿走了书籍收费的百分

之六十 ！
这就是富书商与穷作家的奥秘 。
写书的不如卖书的 。
作家的地位不如书商的地位 。
作家的贫穷已经到了啼饥号寒 ，需要乞求施舍的程度 。
国家一级作家 、茅盾文学奖得主路遥 ，英年早逝 ，他患病期间 ，

医药费无处可报 ，由 省委宣传部特批专款报销 ，死后清点其财产 ，存
款刚够还债 ，其资产为零 。

路遥一生勤奋多产 ，生活节俭刻苦 ，然清贫如此 ！
而陕西的另一位国家一级作家邹志安 ，死后《文学报 》发起为其

募捐 ，以救济其遗属 。作家的贫寒 ，令人痛心疾首 ！
这些文坛骄子 ，尚且如此 ，其它文化人的穷苦 ，可想而知 。难怪

文化人有穷途末路之感 。弃文从商者众 ，另谋生活去也 ！
该不该与国际“接轨”？

我国现行的稿费制度至今尚沿袭着“按劳分配 ”的基本指导思
想，即按照支付的劳动付给报酬 ，付出的劳动多 ，则报酬多 ，反之 ，则
少。在这个慨念中 ，缺少了劳动的价值 。尤其是对复杂劳动 。

美国 的稿酬标准从每个字0.5美分到7500美金 ，跨度150万倍 ，
而我们的稿酬跨度只有2倍 。劳动的质量何以体现 ？劳动所创造的
价值上的巨大差异何以体现 ？

国际上最通行的稿酬标准是版税制 ，即按图书发行总价值的适
当百分比付酬 ，最通行的为百分之十左右 。如果中 国也照此执行 ，何
愁作家不富 ？

试举一例 ，笔者一篇文章有幸为一家《文摘 》所转载 ，该刊发行
每期320万份 ，每本定价1元 ，若按国际标准付酬 ，每期应支付32万元
稿酬 ，则每千字稿酬应为4200元 ，笔者6千字的文章应得稿酬为2.52
万元 。而此后 ，此刊又出版了3种不同版本 ，故此文应得稿酬为7.56
万元 。何愁作者不富 ？而实际上笔者仅得搞酬120元 。

此文还 曾被另一家《文摘 》刊物所转载 ，此家刊物发行量也不
小，估计在20万份以上 ，却仅付酬30元 。该刊来信说 ，他们的标准是
每千字5元 。而且也是依据红头文件的 。

还有一家文摘刊物 ，转载了笔者一部6万字的作品 ，仅付酬180
元，还说他们支付的是高稿酬 。也是依据红头文件的 。笔者一怒之
下，郑重宣布与该刊断交 ，严禁该刊再转载笔者的作品。（每千字仅
付酬3元。）

而现行的稿酬标准 中 的有些条款则更加让人弄不懂了 ，比如
“ 对由 汉文译成少数民族文字 ，对原著作者不付稿酬”，再如 ，“编选
不同著译者的报刊文章合集出版 ，只付基本稿酬 ，不付印数搞酬”。
“ 出版社约请多人撰写 ，单篇独立的合集 ，只付基本稿酬 ，不付印数稿
酬。”这些规定 ，连其指导思想都让人莫明其妙 。

印数稿酬过低甚至没有 ，导致书商肥而作家瘦 ，是对作家 、著作
权人的一种掠夺 。实际上 ，印数是体现劳动价值最重要的参数 ，在每
一本书中 ，都包含着著作权人的劳动 ，付酬 当然是必须的 。

前不久 ，报载南韩一位女作家因2部畅销书而成为亿万富婆 ，稿
酬为总洋的10%，总发行量为100万册 。若如此取酬 ，中 国作家中至
少有100个亿万富翁 。

琼瑶一年也不过推出一两部长篇 ，三四十万字 ，何以年收入超
过300万元港币 ？其大部分收入为重版稿酬 。

若能如此 ，作家何须“下海”？何须“曾经沧海难为水”？作家莫
非不创造财富 ？作家创造的财富哪里去了 ？

周励的《曼哈顿的中 国女人 》印了160万册 ，每本书定价为5.90
元，总洋高达896万元 ，据悉，稿酬为百分之六 ，她应得稿酬为53.76
万元 。

有人说 ，她成功不在曼哈顿 ，这是真的 。

然而 ，版税制的付酬办法 ，尽管已被越
来越 多的 出版社所接受 ，但至今并无立法
依据 。

面对商品大潮 ，不改也得改了 。
进入1994年 ，旧的稿酬制度 ，不改也得

改了 。
当中 国人的物质生活在完成了温饱型

向小康型的转化 ，生活的节奏变得越来越
快时候 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要和消费层
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。

报纸 、杂志更加商品化 。其竞争更加
激烈 ，首先是各报竞相 出版“周末版”、“月
末版 ”以 期增加 印 数 、扩大市场 ，争夺读
者。其次是雨后春笋般地冒 出来的各种期
刊和小报 ，也加入了这个竞争的行列 。为
了自 身的生存和发展 ，好稿 、信息量大 、题
材重大 、可读性强的稿件就必然成为炙手
可热的俏货 。加之各出版社亦不甘心眼睁
睁地看着能带来巨大济效益的畅销书稿被
到处 狩猎 、精 明 老 练 的 书 商 们 竭 泽 而
渔，于是 ，便竞相加码提价 ，加入 了 争
夺者 的行列 。

然而 ，生产一篇好稿 ，谈何容 易 ？好稿 自 有好稿的投资 。
一篇好稿 ，题材热 门 ，信息量大 的热点新闻 ，并非作者坐在家
里，拍拍脑门 ，一杯浓茶 ，几枝香烟写得 出 来 的 。常常要作者
踏破铁鞋 ，敲开一扇扇 不开启 的 门 ，寻找一个个不回 家 的 人 ，
受尽 从 门 里被赶 出 去 ，又 从 窗 户 里 钻进 去 的 热 脸 冷 屁 股 的 磨
难，才十 月 怀胎 ，一朝分娩 的 。这样的稿 ，又一再浓缩 ，才成
精品的 ，自 然 身价也 高 ，岂是每千字二三十元打发得了 的 ？

实际上 ，各报社 、杂志社 、出版社均 已 打破了1990年 国家
出版 局 的 “暂行”标准 。在报纸 类 中 ，广 州的 《南方周 末 》已
首先 打 出 每 千 字 100元 的 稿 酬 标 准 。杂 志 类 中 ，陕 西 的 《女
友》也 已 将稿 酬提 高 到每 千 字100元 。而这 两家报刊 、杂志也
确实从 中 尝到了 甜头 ，均 已 双双登上报刊 、杂志 中 的超级大 国
地位 ，发行量突破或直逼 百万大关 。

其实 ，主 编 们 心 里 明 白 ，就 是将 稿 酬 提 高 到 每 千 字 200
元，又 有 几 个 大 洋 ？与报 纸 、杂志每期 的 总 成 本和 总 收 益 相
比，九牛之一毛 ，沧海之一粟 ，微不足道 。然而对报纸期刊的
质量 的 影 响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，小看不得 。既然如 此 ，又何
乐而不为 ？

在对畅销书稿的争夺 中 ，书 商更为灵活而精明 ，因 为他们
的商品意识更强 。并且对瞬息 万变的市场更加洞若观火 ，从而
会更快 更有效地调整 自 己 的 战略和对策 。在书商与 出版社的争
斗中 ，优势和劣势的地位是不断变化的 ，书 商有更精明 的办法
收罗 好稿 ，他们可 以预付稿酬 ，他们有 更高 的效率和更快 的 出
书速度 。但是 ，出 版社有可靠 的信誉和更雄厚 的 实力 ，这种 竞
争对 繁 荣 出 版 事 业 有 利 ，对著 作 权 人 保 护 自 己 的 合 法 权 益 有
利。

1993年 9月 ，深 圳 举办 的 中 国 首届 优 秀 文 稿拍卖 会 ，更 是
将书籍稿
酬推向 市
场的 重大
步骤 ，是
中国 文化
市场 的一
个大 喜
讯。

当内
地的作家
们还 自 命
清高地在
报刊 上争
论文稿是
不是商品
的时候 ，
具有超前
意识的 深
圳的拍卖
会的 重槌
已在台 面
上敲响 ，
并且极 明

快、极 简 洁 ，极响亮地为这场争论画上 了 句 号 。
尚需一 提 的是著作权人的个人所得税 ，尽管对此文化界反

映强烈 ，文 化界的人大代表一再提 出 意见，《文学报 》也曾 以
头版地位报道 降低税率 的 消 息 ，但税收部 门 的通知上仍毫不客
气地按百分之 二十征收 ！这个税率 比个体工 商户 的税率还高 出
百分之三百 ！又是何道理 ？

个体户 们 早 已视作家为 “文 丐 ”了 ，可税务局却视作家为
“ 大 款 儿”。要 不 ，何 以 得 如 此？若 是税 务 局 视作 家 为 “文

丐”，而个体户 们视作家为 “大款儿”，岂不善哉 ？
阿弥陀佛 ！

更新观念 刻不容缓
在稿酬问题上：有许多现 象 更加 引 人深思 。
比如书刊的封 面设计 ，按照 出版社的规定 ，一个封面的稿

酬只不过几十 元而已 。可 “货卖一 张皮”，这件事早 已 率先被
书商们所认识 ，读者 见到一本书或一本刊物 ，第一眼看见的是
封面 。尤其是在眼下 的 书报摊上 ，群芳斗艳 ，百花争辉 ，封面
若不赢人 ，便难以得 到读 者 第二眼 了 。

于是 ，书 商们便 打 出 了 “一眼 千 金”的 牌 ，设 计 一个 封
面，稿酬1000元 。而有 些刊物甚至悬尝采用封面一个，2000元稿
酬。

这张牌一打出来 ，出 现了几个效应 。一是高手们趋之若鹜 ，
二是出版社的美工们躺倒 不干 。于是 ，被商品规律所驱赶的总编
们也只好无奈地接受这个 事实 ：悬尝千金 ，寻求封面 。这便是市
场规律 ！它准确无误地显示 劳动的价值 。它不承认支付的劳动 ，
只承认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。

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：出 力的不挣钱 ，挣钱的不出 力 。
这原是体力劳动对脑力 劳动的愤懑不平 。但这是事实 ，是劳

动价值对劳动报酬的一种效应 。须知在市场规律中 ，起决定作用
的并非支付的劳动数量 ，而出 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，劳动质量 。

复杂劳动怎么能与简单劳动等值 ？
是否一个人在一小时内 创 造1000元财富 ，与一个人在一小时

内创造10元财富的人领取 同样 的报酬才算公平 ？
比如音乐家们 ，在知 识产权上 ，他们更惨 ，一个产品走俏 ，可以

100万、1000万装入实业家的 口 袋 ，一本书走红 ，著作权人亦可几
千、几万元入帐 ，可作曲家 们呢？“十五的 月 亮十六元 ”便是最生动
的写照 。

如果说 ，人们 口 头传 唱是无法 向词曲作家付酬的 ，那么许多明
明是商品的生产厂家却也藐视词曲作家的权益 。近几年来 ，许多
音像出版社发了大财 ，聚 敛 了 几百万 、几千万的财富和资产 ，他们
给歌星们一只歌可以高达数千元的报酬 ，而词曲作家却只付几十
元，十几元 ，而且也是振振有词 ，有凭有据地说 ，这是国家规定的稿
酬标准 ，他们取的还是上限 ，支付的是高稿酬 ！

而广播 电台 、电视台根本就不付酬 ，虽然他们每年几千万元 ，
甚至 几亿元地收入广告费 ，却说他们是“非赢利单位”，播出 电视 、
广播节 目 是不向听众观众收费的。

关于这个问题 ，国外是早 已解决了的 。中 国现在已经加入了
国际版权公约 ，国际版权公约对此类问题早 已有明文规定 ，只是中
国人历来的惯性很大 ，于是 ，掉头和刹车便都很 难 。难也罢 ，只要努
力便行 。而且这个头总要由 南 方来带 。最近 ，广东 电视台便为几
位著 名 的 词 曲 作 者一次付 了 一笔很可观的稿酬 ，算是个开 头儿
吧。即便如此 ，到底给了词曲作家们一个美好的梦 。

希望这个进程快些 ，再快些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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甫抵 曼 谷 ，
诸事繁 杂 ，既要
跑公 司 注册 ，又
要忙 于 业 务 衔
接，还要选定新
公司 地址 ，无奈
只得借一位朋友
陈先生 的 闲置公
寓小住 。

这是一幢半
圆形 的15层公寓
楼，位于石龙军
路一侧 ，窗外不
远处即 是横穿 曼
谷市 区 的 湄 南
河。凑巧我住的
房子 又 位 于 顶
层，每 日 忙碌一
天，到得黄昏归
来，冲个凉 ，坐
在阳 台 竹椅上 ，
近处浏 览波光 粼
粼的 湄 南河 ，以
及那 穿梭于河上
的拖船 、游艇 、
轮渡 ；远处俯瞰

一下 市 区 的 高 楼 、街 区 、庙
宇，听听寺庙里悠悠的钟磬之
声，倒也减去 了不少 的疲乏 。

一个星期天 的早上 ，刚 刚
起床 ，便听到天空 中 响起 了 隆
隆的雷 声 ，继而乌云翻滚 ，大
有“山 雨 欲 来 风 满 楼”的 气

氛。我急忙到 阳 台上收晾着 的
几件衬衫 ，忽然听见 “哎哟 ”
一声 ，只见斜对面一家 阳 台 上
有一位 年 轻姑娘失手将一件T
恤衫掉 了 下去 。她趴在扶拦上
向下望了 望 ，声音不大 ，但却
十分清晰地说：“真倒霉！”

“ 中 国 人！”我 有 些 诧
异，待想仔细打量一番时 ，大
雨已 铺天盖地而至 ，我们忙各
自回屋 。

打这儿起 ，不知不觉地 ，
我就有些 留意这个 同 楼而居的

“ 女 同胞”。然而尽管住 同一
幢楼 ，出 入 同一个楼门 ，用 同
一部 电梯 ，却一直没有机会见
面，她仿佛整 日 呆在屋里不 出
门，抑或昼伏夜 出 ，与我作息
相反 。只是偶而星期天在 阳 台
上能见上她 ，而她似乎总是对
着湄南河发呆 ，脸色 阴郁 ，从
未见过她那儿有什么别 的人 出
现过 。

1993年 国 庆节前 夕 ，适逢
周末 ，恰好贵州六盘水水泥厂
的几位厂长朋友来泰 国 考察 ，
洽谈业 务 ，于是我便略备了 些
熟食 、啤酒 、饮料之类 ，在我
1 5楼的 公寓开 了个小小 的 “国
庆派 对”。喝 着 “青 岛 啤
酒”，吃着 “梅林”罐头 ，听
着韦 唯 、毛阿敏的歌子 ，不大
的小屋里 倒也洋溢着几分节 日

的气息 。
酒席正酣 ，我到 阳 台上取

餐巾 纸 ，无 意 中 发 现 “女 同
胞”正在对面痴痴地望着我们
这个 充 满 欢 声 笑 语 的 窗 口 。
——一定 是这里久违 了 的 乡 音
吸引 了 她。——我冲她笑笑 ，

“ 小姐 也是 中 国 大陆来 的？”
她惊 喜 而 又 怯 怯 地 点 点

头，但马 上又似乎意识到了什
么禁忌一样 ，急忙进屋去 了 。

过了 几天 ，这套公寓 的主
人陈 先 生 约 我 在 龙城 花 园 吃
饭，我终于忍不住向他问起这
位“女 同胞”。

“ 她啊，”陈 先生蔑视地
说，“还不是一 只 笼 中 的 ‘金
丝雀’！”

见我一脸的 困 惑 ，陈先生
吸了 口 烟 ，笑 曰：“这种妞儿
目下曼 谷 多 的是 ，不是让人包
起来做小妾 ，就是到歌厅 当 吧
女。千里迢迢 ，背井离 乡 ，把
中国 人 的脸都 丢尽了。”

“ 可 我 怎 么 觉 得 蛮 清 纯
的。”我呐呐道 。

“ 清纯？”陈先生在烟缸
里捻灭烟蒂，“笑话 ！金屋藏
娇，逢场作戏 ，寡廉鲜耻 ，不
思进取 ，何来清纯！”

我默然 ，可又实在不愿相
信他的话 。

圣诞夜 ，我 同 几位泰 国友

人到 素 里 翁 路 上 的 “嘉 乐
斯”歌 舞 厅 消 闲 。一 曲 终
了，主 持 人 宣 布 由 来 自 西 湖
之滨 的 兰 小 姐 为 大 家 献 歌 。
继而 一 曲 悠 悠 的 曲 子 回 荡 在
整个 大 厅 里 。

“ 不 要 问 我 从 哪 里 来 ，
我的 故 乡 在 远 方 、为 什 么 流
浪，流 浪远方 ，远方……”

我透 过 影 影 绰 绰 的 舞 蹈
者看 去 ，却 原 来 是 那 个 早 已
熟悉 的 面 孔 ，那 位 毗 邻 而 居
却不 曾 相 识 的 “女 同 胞”。
只见 她 穿 着 开 口 极 低 的 裙
子，浓 装 艳 抹 的 脸 上 淌 着 晶
莹的 泪 水 ，如 梦 如 痴 地 吟 唱
着，似 乎 心 中 有 无 限 难 言 的
隐衷 。

歌毕 ，一 位 花 甲 之 年 、
秃头 短 腿 的 男 士 走 上 台 去 ，
在她 粉 颊 上 印 了 无 数 重 重 的
吻，为 她挂上 3个 花环……

不久 我 就 搬 到 四 披 耶 路
上的 公 司 去 住 了 。有 一 次 又
到陈 先 生 的 这 套 公 寓 串 门 ，
却发 现 斜 对 面 阳 台 上 站 的 已
是一位 陌 生 的 圆 脸姑娘……

望着 夕 阳 下 金 光 闪 闪 的
湄南 河 水 ，脑 海 中 总 是 响 着
那首哀 婉 的 歌 儿 ：

“ 不 要 问 我 从 哪 里 来 ，
我的 故 乡 在远方……”

少小离家老大愁
——山 区 铁路小学生上学一瞥　（报告 文 学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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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恩豫

当
上
海、

广
州、

北
京
等
大
都
市
的
芸
芸

众
生
们
为
其
出
国
留
学
或
欣
喜
若
狂、

或
绞
尽

脑
汁
的
时
候，

被
秦
巴
山
深
深
藏
裹
着
的
铁
路

工
人
们，

却
在
为
家
里
的
孩
子
入
学
而
困
惑
忧

虑
。

当
年，

他
们
的
童
年
充
满
动
荡
和
艰
辛，

那
时
父
母
们
忙
着
修
筑
宝
成
铁
路，

无
暇
多

顾，

加
上
沿
线
艰
苦
的
自
然
环
境，

“
寄
宿
小

学”

便
是
他
们
上
学
读
书
的
“
天
堂”
，

之
后

的
“
十
年
动
乱”
，

却
让
他
们
在
“
天
堂”

里

酿
就
的
理
想
和
梦
幻，

全
部
化
为
泡
影。

入
路

后，

面
对
着
默
默
青
山，

静
静
的
嘉
陵
江，

他

们
全
身
心
地
工
作
；
慢
慢
地，

他
们
洞
熟
了
外

面
世
界
的
“
精
彩”
。

于
是，

理
想
的
“
死

灰”

复
燃
了。

几
乎
是
一

夜
之
间，

这
些
被
人

们
称
为
“第

二
代
宝
成
路”

的
年
轻
父
母
们，

把
那
复
燃
的
“
火
种”

投
置
在
孩
子
身
上。

然

而，

谈
何
容
易
！
铁
路
依
旧，

青
山
常
在，

风

貌
却
今
非
昔
比
了。

当
年
的
“
寄
宿
小
学”

房

屋
尚
在，

只
是
已
让
风
雨
侵
蚀
得
斑
斑
驳
驳，

即
便
它
们
仍
能
“
构
筑”

理
想
的
“
殿
堂”
，

但
在
那
些
父
母
眼
里，

它
终
归
属
低
档
次、

低

品
位。

他
们
要
让
自
己
的
“
梦”

追
赶
外
面
世

界
的
“
精
彩”

潮
流
！

何
谓
潮
流
？
一

流
的
教
育。

在
他
们
有
些

人
眼
里，

教
学
质
量
的
品
位
和
城
市
声
名
成
正

比，

于
是，

西
安、

郑
州、

宝
鸡…

…，

便
是

外
面
世
界
的
“
精
彩”

潮
流
！

红
卫
坝，
一

个
五
等
小
站，

若
不
是
往
来

的
列
车
惊
起
一

阵
声
音，

它
终
日
被
沉
静
所
笼

罩。

而
蔡
妹
已
在
此
送
走
了
十
个
春
秋。

开

始，

她
心
安
理
得，

可
终
归
耐
不
住
同
伴
们
的

离
走，

变
“
躁”

了，

怨
天、

怨
地、

怨
丈

夫
：

没
本
事。

丈
夫
受
不
了，

离
她
而
去。

孑

然
一

身
的
她，

把
“
躁”

心
全
部
给
了
八
岁
的

儿
子，

发
誓
一

定
要
让
他
出
人
头
地，

不
惜
重

金
给
儿
子
在
宝
鸡
寻
到
一

所
寄
宿
学
校。

只
是

每
到
星
期
六，

家
在
宝
鸡
的
孩
子
被
家
人
接

走，

唯
独
她
—
—
绝
望
中
寻
到
一

条
生
路：

嫁

给
一

个
在
市
建
国
路
做
服
装
生
意
的
小
老
板。

梦
想
成
真
！
她
不
“
躁”

了，

至
于
那
位
老
板

在
外
时
常
彻
夜
不
归，

她
鞭
长
莫
及。

每
次
和

站
区
职
工
们
谈
起
孩
子
上
学
一

事，

她
总
是
振

振
有
词：

“
他
哪
怕
考
十
分，

也
比
在
这
里
考

一
百
分
强！
”

小
雷
是
两
当
工
务
部
门
的
记
工
员，

今
年
二
十
八
岁，

爱
人
也
在
当
地
工
作，

目
前
正

怀
孕
在
身。

在
西
安、

宝
鸡
等
地，

他
有
亲
戚，

而
且
大
都
身
居
要
职。

所
以，

他
充
满
了

自
信
和
骄
傲：

“
孩
子
一

满
两
岁，

我
就
送
去
！”

相
比
之
下，

白
水
江
车
站
的
华
锋
说
话
就
底
气
不
足。

本
来，

当
地
有
所
小
学
校，

据

说
质
量
和
设
施
相
当
不
错。

可
是，

华
锋
却
舍
近
求
远，

托
人
给
女
儿
在
西
安
找
到
一

家

学
校，

价
高
且
不
说，

孩
子
在
何
处
落
脚
？
谁
来
监
管
？
难
住
了
他。

有
人
讥
嘲
他
自
找
苦

吃，

他
说：

“
同
一

颗
树
上
的
苹
果，

站
在
桌
子
上
摘
就
比
站
在
地
上
快
！
西
安
是
桌
子，

咱
这
—
—
”
摇
摇
头，
一

脸
无
奈。

80
年
代
初，

当
下
乡
“
知
青”

返
城
的
浪
潮
正
风
起
云
涌
时，
一

个
“
顶
替
接
班”

的

浪
潮
也
随
之
掀
起
；
被
大
山
和
嘉
陵
江
所
困
的
宝
成
路
亦
是
浪
高
潮
涌。

父
辈，

这
些
“
第

一

代
宝
成
路”

们，

那
时
正
值
年
富
力
强，

面
对
回
归
后
终
日
无
所
事
事
的
儿
女，

只
得
忍

痛
提
早
告
别
心
爱
的
铁
路。

于
是，

其
子
女
们
成
为
一

代
新
铁
路
工
人，

足
迹
遍
布
宝
成

铁
路、

阳
安
铁
路、

襄
渝
铁
路…

…

而
“
小
皇
帝”

的
降
生
则
来
得
太
快，

也
显
得
太
晚
—
—
外
面
世
界
开
始
“
精
彩”

了。

身
处
沿
线
小
站
的
年
轻
父
母
们，

受
不
住
其
冲
击
和
诱
惑，

情
愿
自
己
寂
寞，

也
绝
不

愿
让
其
孩
子
寂
寞，

只
是
怎
样
去
领
略
呢
？
又
是
父
辈
们
关
键
时
刻
做
出
第
二
次
牺
牲，

用
自
己
“
夕
阳”

的
灿
烂
映
照
“
小
皇
帝”
。

对
此，

他
们
不
仅
轻
车
熟
路，

而
且
还
更
上

一

层
楼，

不
惜
精
力，

给
予
极
大
的
关
怀
和
照
顾
；
当
年
花
一

分
钱
给
孩
子
买
一

颗
糖
尚

要
皱
眉
头，

现
在
花
上
百
元
也
不
可
惜。

至
于
“
智
力
开
发
”
他
们
无
能
为
力，

只
能
放
任

自
流。略

阳，
一

个
倚
着
宝
成
铁
路
的
小
县
城，

八
年
前
名
不
见
经
传，

可
随
着
襄
渝
铁
路、

阳
安
铁
路，

“
小
皇
帝”

们
涌
入、

回
归，
一

时
间，

在
那
些
山
区
小
站
年
轻
的
父
母
眼

里，

竟
成
为
“
文
化
和
误
乐”

的
中
心。

而
位
居
车
站
广
场
一

侧
的
铁
路
幼
儿
园
和
小
学

校，

则
是
一

些
“
老”

宝
成
路
们
新
的
寄
托
之
地。

每
当
日
去
西
山，

该
地
的
大
门
口
便
围

满
了
他
们，

接
外
孙，

接
孙
子，

接…

…。
一

个
个
是
那
么
热
忱，

那
么
兴
奋，

委
实
让

人
叹
为
观
止。

老
赵
退
休
前
是
一

名
很
出
色
的
火
车
司
机，

而
今
又
开
上
车，

却
不
是
火
车，

是
接
外

孙
和
孙
子
上
学
的
人
力
三
轮
车。

开
始
去
幼
儿
园，

而
后
学
前
班，

风
风
雨
雨，

从
不
停

顿。

每
每，

外
孙
坐
外，

孙
子
坐
里，

同
样
的
衣
着，

同
样
的
笑
脸，

老
赵
更
是
一

副
悠
然

自
得
的
样
子。

忽
一
日，

人
们
不
见
他
们
了，

又
几
天，

蹬
车
者
换
了
人，

是
老
赵
远
在
襄

渝
铁
路
线
工
作
的
儿
子。

原
来，

老
赵
已
离
世。

依
着
儿
子
的
意
思，

俩
“
小
皇
帝”

往
后

上
学
步
行
走，

可
是，

俩
“
小
皇
帝”

竟
死
活
不
肯，

非
车
送
车
接
不
可
！
无
奈，

儿
子
只

得
顺
从。

眼
瞅
春
假
期
快
至，

以
后
咋
办，

儿
子
愁
绪
满
腹…

…

随
着
社
会
的
进
步，

爱
的
情
感
日
臻
完
美，

多
姿
多
彩。

今
天，

“
第
二
代
宝
成
路”

们
奉
献
给
“
小
皇
帝”

的
爱，

仅
靠
赤
诚、

无
私、

坦
荡
等
词
已
远
远
不
够。

爱
出
个
性，

爱
出
火
爆…

…
既
让
“
父
辈”

们
惊
诧，

也
让
路
外
的
年
轻
父
母
们
自
叹
不
如。

面
对
市
场

上
五
花
八
门
的
所
谓
“
智
力”

开
发
用
品，

他
们
几
乎
发
疯
般
地
不
惜
重
金
想
方
设
法
买

来，

至
于
其
它
诸
如
服
装、

玩
具、

更
是
倾
尽
财
力
以
予
供
给。

而
对
自
己
则
是
节
省
再
节

省，

平
时
买
菜
瞅
最
低
价…

…

矛
盾
吗
？
太
矛
盾
了。

且
不
说
那
些
用
品
尚
待
验
证，

单
讲
其
心
态：
一

些
人
不
觉
间

陷
入
虚
荣
和
攀
比
的
泥
潭
之
中。

由
于
其
地
处
山
区，

加
之
早
年
又
没
喝
多
少
墨
水，

所

以，

他
们
全
部
希
望
只
得
寄
托
给
学
校，

可
学
校
除
了
文
字
和
基
本
的
道
德
规
范，

还
能

多
给
些
什
么
呢
？
这
不
能
不
说
是
一
种
困
惑
和
忧
虑
！

眼
下，

横
现
河
车
站
值
班
员
李
杰
正
陷
入
困
境
难
以
自
拔。

前
几
年，

“
钢
琴
热”

时，

他
花300
多
元
给
女
儿
倩
倩
买
了
一

台
国
产
电
子
琴，

年
仅
六
岁
便
送
到
县
文
化
馆
举

办
的
电
子
琴
班
学
习。

当
时，

他
并
没
抱
多
大
希
望，

不
想
倩
倩
竟
很
具
天
赋。

这
下，

李

杰
热
血
沸
腾
了，
星
期
天
一

大
早
骑
自
行
车
往
县
城
送，
往
返
二
十
多
里，
从
不
叫
苦
喊
累。

而
倩
倩
也
不
负
父
望，
省、
地、
市
比
赛
中
多
次
拿
奖。

结
果，
问
题
也
来
了，
最
初
买
的
国
产

电
子
琴
音
质
较
差，
需
用
日
本
的
替
代。

李
杰
毫
不
犹
豫，
牺
牲
了
住
房
集
资
款。

按
说，
他

从
此
可
以
舒
心，
静
等
人
们
的
掌
声
和
羡
慕
的
目
光
了
；

可
随
着
倩
倩
技
艺
的
日
益
提
高，

费
用
又
成
他
一

块
心
病。

当
她
是
初
级
班，
若
想
向
高
层
次
发
展，
唯
有
去
省
城
！
无
疑，
那

费
用
将
是
一

个
惊
人
的
数
字
！
他
愁
肠
百
结，
想
就
此
结
束，
却
又
顶
不
住
众
多
老
师
的
惋

惜
之
声。

怎
么
办
？
他
无
从
所
知，
只
得
在
心
里
暗
想：

也
许
会
有
奇
迹
发
生
？

奇
迹
？
当
初
的
所
为，
心
里
的
隐
秘
之
处
不
也
包
含
有
一

丝
创
造
奇
迹
的
念
头
吗
？
而

今
骑
虎
难
下，
倘
若
坚
定
不
移
地
走
下
去，
美
梦
尚
可
成
真
；

若
从
此
结
束，
无
疑
将
是
一

个

恶
梦
的
起
头
！

对
此，

双
面
铺
接
触
网
工
区
的
刘
超
所
为，

就
显
得
很
随
意。

凭
他
哥
在
西
安，

父
母

在
宝
鸡
铁
路
中
学
教
书
的
优
越
条
件，

若
去
追
赶
潮
流，

无
疑
是
佼
佼
者。

他
很
欣
赏
一

位
外
国
名
人
说
的
话：

“
生
命
在
自
由
中
才
能
开
出
鲜
艳
的
花
朵。

”
所
以，

对
其
孩
子
就

很
宽
松。

寄
托
的
希
望
也
很
实
在：

“
能
干
什
么，

就
干
什
么，

没
必
要
那
么
苛
刻。

当

年，

我
父
母
对
我
也
曾
寄
以
大
希
望，

当
工
程
师、

当
作
家，

结
果
怎
样
？
失
望
挺
大
！
其

实
当
工
人
何
尝
不
好？

实
在，

不

用
虚
伪，

烦
的
时
候
就
喊
几
声
！

我
觉
得
人
就
应
该
这
样，
一

开
始

就
应
该
真
实。

”
当
说
到
沿
线
有

些
孩
子
不
负
父
望，

学
习
很
好，

父
母
大
喜
过
望
时，

他
对
笔
者

说：

“
没
必
要
高
兴，

更
不
应
该

到
处
张
扬
，
孩
子
学
习
成
绩
好

说
明
他
们
入
了
道，

高
兴
之
后
往

往
生
出
更
大
的
企
求…

…
也
难

怪，

我
们
这
批
人
过
去
失
去
的
实

在
太
多
了，

总
想
在
孩
子
身
上
捞

回，

能
捞
来
吗？

因
此，

还
是
安

于
现
状
好。

总
之，
一

句
话，

对

孩
子，

对
自
己，

要
面
对
现
实，

排
除
虚
荣
心…
…
”

是
的，

我
们
应
该
面
对
现

实。

愿
“
第
二
代
宝
成
路”

们，

还
有
山
外
那
些
条
件
优
越
的
年
轻

父
母
们，

永
远
记
住
一

句
话：

孩

子
既
是
社
会
的
未
来，

也
是
父
母

的
未
来。

未
来
的
歌
今
天
去
唱，

唯
有
脚
踏
卖
地，

那
歌
才
是
纯

洁、

动
人…

…


